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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角

已经立秋的这几天
高温持续推进
地面被烘烤的冒着热气
白热化的三伏轰轰烈烈
像热恋过的情侣
转角遇到爱…

黄昏的日不落
夕阳燃烧了半边天
晚霞追逐着另一朵白云
不肯西沉的水面
浮云翻卷是如此的惊心动魄
有夏风吹来不一样的凉意

情人坝的人越来越多
陌生的熟悉的夹着五味杂陈的汗水
玩抖音直播的早早地就在坝中间立
起了衩杆
他们不畏烈日抢占自己的地盘
黄梅乡音飘过西苑的坝头
人间烟火再一次越雷池演绎精彩的
片段
转角匆匆走过
我就在手机里遇见你呀

立 秋

我把你写进诗篇的时候
知了还在热烈的叫嚣
不知道哪家顽皮的孩童
在抖音里玩着学猫叫
一落叶知秋
时间似乎留住了夏天
时间也在悄悄向季节变化
而大街小巷的空调
仍然拼命的哼着热热的歌

这个夏天的故事很多
防汛抢险始终是盛夏的主题
一场大雨倾盆落下
泼灭了夏日点燃的温度
希望总在不断上升
愿望总在不断实现
不忘初心
把日子过的滋润一点
一面锦旗成就了我的白衣天使梦

很久没有诗
这段日子在失意中度过
黄昏情人坝的风景独好
有夕阳做伴的蘑菇云
馥郁了我惆怅的胸腔
下意识地把左心房勒紧
怕一颗辛苦遭逢的心
不经意中跳出心房
请求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
感谢上苍给予的一切
感谢文字的陪伴

祈盼明天会更好

安守岁月

又是一天的烈日烤斜阳
窗外，是如火如荼的烘培
这个夏天好热
知了的声音骚刮着一种气味
新冠病毒就这样越走越远
那背影戴着美丽和伪装的花冠
问诊和接种疫苗的队伍成就了昨天
我在岁月里打磨
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延续生命…

如果有可能
就带着你去听岁月深处的宁静
那是红豆结出之后多出来的颜色
安守着遥远的距离
安守着鼠目寸光的办公室
不必再抛出手中的骰子证明入骨的
殷红
如你是被风吹动的云朵
来来回回天空就挂了很多泪痕
那泪痕里有残阳如血

我就顺着黑白单一的色彩数算记忆
一幕一幕，直到眼睛模糊
直到青林寺的钟声一次次敲响阿弥
陀佛
而后我忘了风景，也忘了云烟，忘记
了来或去的途中看见了什么
只守住了静水深处的安澜
守住无情岁月馈赠的银丝白发

浅 秋
又一个艳阳天呀
阳光夺目。已经立秋
还这么热
还在三伏
日子，不用计算得准确
早晚已各有凉意

叶子更绿
它们在末伏的
庇护中生长
丝瓜悄悄爬上墙头
又绕过墙尾
这让我有些震惊
生生不息的永远是植物

网络里又传来英雄的事迹
我在观看的视频里痛哭流泪
多么可爱又可敬的人啊
生命就戛然停止在

为人民服务的路上
我不得不承认，现在是浅秋
因为:流云洁白，天空辽阔
草木茂盛，蝉鸣依然

但愿冬不寒，亦求夏不热

暖阳
辟开了冬的脚步
那清香的紫外线的味道
为立冬写下了一个序
被子铺天盖地的晒着
尽情的享受阳光的消杀
虫儿合上了翅膀
在立冬后将隐名埋姓
忽然想起冰冻三尺的天
是否还如此和风拂面

挥手送别一个季节
莫惊动这秋高气爽的流云
别再老气横秋了
你额头的皱纹已镌刻了细数
8.19，又一个中国医师节
请记住这一张张华发添冰霜的脸吧
那是敬佑生命守护健康的痕迹

写了一个轮回的诗
请顾惜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抗疫
再回忆那一场肉体与病毒的搏斗
生死狙击，流年不利
白衣执甲护山河
天使拼命抗疫情
捧着这一轮暖阳
愿世界三冬不寒冷
祈浮生如梦若初见

秋 雨

一场雨
越过夏的苦难
淋湿了喋喋不休的蝉鸣
看过辽阔空远的天际
云朵在窃窃私语
这场雨在清晨醒来
注定要灌溉一些庄稼和昨天浇溉的
柏油路面

一只蝴蝶逃进我的诊室
它淋湿的翅膀无力再飞
停在我墙面红色的锦旗上

秋雨滴落了一个上午
蝴蝶一动不动
这儿就是它的家吗？
我无比心疼地将它捧在手心……

两棵树

也许，从种植的时候开始
你就想依偎我
我们是两棵靠得很近的树
忽然一阵风我们又离得很远
只要默默相对着就很好了
因为距离产生美呀

我们都爱做梦
总幻想有只美丽的鸟儿
来筑小小的巢
来是来了
来了些停飞的候鸟
它们不知道把家安在何处

当风为我们披上秋色的衣衫
我们却害怕成熟害怕苍老
枝头上藏青色以及金色的果子
如今，我们的年轮
已是中满箭的靶了

有时，风使我们相触
那瞬间你在想些什么呢
我却想，为什么
风，不能同时从南从北吹来
那样我们就是一棵树了

常凯红的诗

少年时代，先父曾对我说过：武昌湖南
岸，有一座蓬莱山庄，庄内住着望江三苏。
当时我想：蓬莱是东海三座神山之一，仙人
居住的地方，怎么武昌湖也有那样的仙境？
三苏是宋代四川眉山的苏洵、苏轼、苏澈三
大文豪，望江难道也出过那样人物？这是多
么神奇迷人的地方啊！向往之心，不禁油然
而生，总想前去走一走，看一看，一识庐山
真面目。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颠簸，半
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未能成行。本世纪之
初，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实现了我的夙
愿，说起来话长。

2009年春，县政协办公室转给我一封美
国来信，我不禁愕然，我没有海外亲友呀，
幸亏是改革开放年代，要是从前，说不定还
会惹起不必要嫌疑。踌躇半天才拆封，原来
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才子，也和我一样从事
文史工作的，追溯起来还是同乡。信中她这
样告诉我：她名叫张檀，美籍华裔，祖籍望
江，出生北京，清代光绪年间翰林院侍讲学
士檀玑（斗生）的曾外孙女。小时候听母亲说
过，老家在安徽望江西圩。上世纪 80年代
初赴美国留学，攻读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
生。当时她从事研究的课题是檀氏姓氏源流
和檀萃的生平著述。她定居美国加州，一次
她到加州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 1995
年安徽黄山书社出版的《望江县志》，欣喜
万分，如获至宝，她认为县志总编一定对一
县历史与现状了如指掌，于是决定与我通
信联系，想做一次寻根问祖之旅……当时
我正着手主编《雷音续集》，工作比较忙，又
嫌找来麻烦，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回信。我夫
人语重心长的劝我说：人家千里迢迢给你
来信，一定是思乡心切，再说也是对你一种
信任，不应当让人失望。说得很有道理，于是
回了信，并附一首小诗：

一封书信越重洋，万种乡愁信内装。
满纸春风才女气，未曾晤面亦情长。
是年夏，她来信告诉我正在办理回国

手续，我回信又附一首诗敦促她早日回
乡，诗云：

花正红时鸟正啼，问君几日告归期。
匆匆岁月如流水，莫待花残春老时。
是年秋，她来信说已启程回国，我很高

兴，我又赋诗以示祝贺：
穿云擦月过天街，万里迢迢海外来。
满载风尘满载爱，心窗总向故园开。
是年10月，她果然回来了。她先到北京拜

访亲朋好友，畅叙别情离愫，然后马不停蹄沿
着檀氏家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山东、河南、福
建、广西、云南、江西等地察访，最后风尘仆仆
来到安徽，经贵池、东至到达望江。望江县政
府外事办公室工作人员热情接待，并安排住
宿等事宜。我与檀朝宇、檀青老先生三人全程
陪同访问，她到望江走访的第一站是檀玑出
生的新坝西圩箭坝村，最后一站是檀玑青少
年时代读书的蓬莱山庄。其间，安排她参观了
檀氏宗祠旧址（现新坝中学）、雷阳书院、王祥
卧冰池、青林寺等名胜古迹。她白天走访，晚

上读檀氏宗谱，一面读，一面拍照，如饥似渴，
废寝忘食。我一次开玩笑地说：“你真是一个
书呆子！”她也哈哈大笑起来。

金秋时节，天高气爽，丹桂飘香，我们一
行4人驱车来到杨林乡境。下车后，沿着曲曲
弯弯的崎岖山路，步行四五里到达了杨林乡
半边桥村—蓬莱山庄所在地。伫立一看，怅然
若失。满目野草荒烟，老树枯藤，我的心不禁
凄凉起来。随着时代风雨的侵袭，当年的楼
台亭阁已荡然无存，草丛中剩有纵横几径屋
基和残砖破瓦，在秋风中如泣如慕，诉说往
日的辉煌。与我们同行的年近九旬的檀青先
生老家也在杨林乡，少年读书时代曾与二三
知己造访过几次山庄，回忆起来犹历历在
目。他边行边说，如数家珍，对山庄的地理环
境和建筑风貌，一一对我们介绍，使我们听
起来如亲临其境。

山庄，环境幽美：一面临水，碧波万顷；三
面环山，群峰起伏。山庄坐落在正中间的凤山，
凤山左右有龟山蛇山相峙护卫。凤山后面有蛙
山、鸿山、獭山、月山、磨叉山、椅子山连绵环
抱。凤山对面有金鸡山隔水相望。有山有水，风
物宜人，真不愧是出人才的风水宝地。有民谣
称：“浪打蛙鸣景亦奇，龟蛇相峙对金鸡。凤山
不出朝天子，枉费金鸡半夜啼。”

山庄，坐北朝南，占地约一平方公里。望
江古称泽国水乡，以舟楫水上交通为主。船到
武昌湖南岸，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座雄伟高
大的门楼，上书“蓬莱山庄”四个醒目大字。门
楼两侧有“世界大儋部，家乡小蓬莱”楹联。门
楼前有东西两座花园，花木郁郁葱葱。进入门
楼，经过一座小院，便是一幢三进的主建筑。
每进两层五间，两进之间有明堂，明堂两端有
厢房。第一进主要是会客，有客房和书画室，
第二进主要读书室和藏书室，第三进为主人
生活区。每进有大堂，堂中有立柱，柱上挂有
楹联。堂上方有匾额。第一进大堂柱上有檀玑
一副名联，联云：“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
半门生。”虽有些自矜，却也名不虚传，因为他
曾多次担任主考官。山庄建筑属徽派风格，飞
檐翘角，气势恢宏，画栋雕梁，富丽堂皇。山庄
系龙门县事永定河道檀崖创建。同治元年
（1862）从西圩移家至此，檀球、檀玑在此读书
成才。1958年“大跃进”期间，杨林乡政府为建
乡政府礼堂和黄梅戏剧场拆毁。

那么望江三苏的由来又是什么呢？望江
三苏指的是檀崖、檀球、檀玑三人。檀崖，同治
三年（1864）年甲子科举人，同治九年（1870）
庚午科其长子檀球次子檀玑同时中举人，同

治十三年（1874）檀玑又考中二甲第三名进
士，入翰林院。十年之内，一门两代三登科，父
子登科，兄弟登科，一时文名鹊起，士林便
以三苏目之。现根据檀氏宗谱和望江县志
等方面资料，对望江三苏的生平业绩分别
简述如下。

檀崖，字阁臣，号者山，一号蓬莱山人。同
治十年（1871）礼部试后援例就内阁中书。同治
十三年（1874）改官直隶同知，光绪三年
（1877）权龙门县事，宣统元年（1909）视事永
定河道。担任龙门县事时，“蠲苛涤烦，与民作
息”。“龙门风气未开，公培植书院，奖掖诸生，
却篆日，老稚攀留遮道，立去思碑颂之”。视事
永定河道时，“轻车减从，寻巡各汛，创建减料
垛加土工之议，岁节帑金钜万而工益完，三汛
安澜，特赏加二品衔。”他心怀经世大略，光绪
七年（1881），向路过津门的翰林院编修东河总
督吴大澂出示筹边三策：“一谓东三省，京畿
屏障，沃野千里，地旷人稀，宜仿古屯田法，寓
兵于农以固根本；二谓台湾孤悬海外，南洋矜
喉，宜建立行省，分布重兵以杜窥伺；三谓泰
西各国，兵轮火器乃其所长，我师水面勿轻与
争锋，宜诱置陆路，短兵相接，分抄要击以致
命……”洋洋万言，吴大澂看后，大为赞赏，后
果如其所言。

檀球，字汝濂，号震生，出生新坝乡西圩
小西湖西畔的箭坝村，同治元年（1862）举家
移到武昌湖南岸蓬莱山 庄。同治九年
（1870）庚午科举人。光绪二年（1876）官光
禄 寺署正，光绪十三年（1887）官南康知府，

“公研求经世之学，尝谓君子于世，在下则排
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 嚣，事虽不同，
其功一也。吏治污浊，吾辈当以廉介为天下
倡。”任期内，“黜究以明法，甄能以记赏。吏畏
其威，民怀 其德。”他所辖的匡庐山，系天下
名胜，山下有白麓洞书院，他常到书院讲经说
道，奖掖诸生。山上丛林古刹，寺宇深邃，其时
有一黠僧，蟠踞其间，广交游犯，为非作歹，污
秽佛地。檀球亲入其境，依法穷治，歼其魁，火
其巢，妇孺称快。离任时，“一船诗卷，砚石数
端，德政牌匾数十起，徂道者数千人，诸绅耆
攀辕卧辄，且有太息泪下”。居乡后，热心公益
事业，“倡建书院以育人才，助修红船以重生
命，捐赈圩堤以活灾黎，葺治津梁以利行旅，
而独无华屋良田以遗子孙”……光绪十八年
（1892），青林寺僧释本融重修 禅堂向他索
联，他亲笔题写的楹联，至今还保留在大殿
内。联云：“与老僧结三世因缘，护法忆前人，
至今题赠诗篇，犹对闾邱思祖德；笑贱子为一

官束缚，归田期异日，到此解留玉带，好从佛
印证禅机。”

檀玑（1851-1923），字汝衡，号斗生，一号
霍樵，出生西圩，12岁随父兄移家蓬莱山庄，
师李灼然课读，十五岁举秀才。同治九年
（1870）安徽巡抚英果敏考察敬敷书院诸生，
得檀玑文，大奇，招入署中课读，常解衣推
食，以国士待之。同治九年与胞兄檀球同时中
举，十三年登二甲第三名进士，改庶吉士。每
试必列前茅，大江南北一时有大小苏之称。光
绪二年（1876）授翰林院编修。常与陆凤石、谭
叔裕等二十余名饱学之士，聚集芸窗，焚烟披
卷，击钵吟诗，名动京师。光绪八年（1882），典
试山东，得士陈传弼等72人，十一年典试粤
西，得士刘明华等51人，十五年 典试陇西，十
八年奉旨任国史馆、功臣馆、会典馆纂修、总
纂、总校官，二十五年六月升国子监司业，十一
月升司经局洗马。是年会典馆全书告成，赏赐
二品衔。二十六年义和团入京，二宫仓皇出都，
檀玑随驾至陕西，旋改福建学政。二十七年升
翰林院侍讲学士。先后晋升十余次。

檀玑自幼悟性冠群，日诵千言，过目不忘，
文思敏捷，援笔即就。居京三十余年，衡文校
士，星轺半天下，英杰满门庭。晚年息机寓庐，
自号补园，署名蜷道人。“尝与二三良友解经说
道，绝口不言国事，行行市场间，喜听歌曲，兴
酣时抚掌大笑，归来后张灯煮酒，磨墨伸纸，发
为诗词以寄意。”民国十一年夏续修家谱，应族
人请其南旋，五月不幸患病而卒。享年七十又
二。他自挽联云：“读孔孟书，未能阐明千百分
之一；学彭聃术，不幸夭亡七二岁有零。”

纵观望江三苏，论才华与文坛影响远不
能与宋代三苏相攀比，但在望江晚清时期，也
可谓领一代风骚。永定河道檀崖和南康知府
檀球，虽算不上封疆大吏，却为官任，造福一
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留一地去后之思。檀
玑居翰院三十余年，才华横溢，友天下名士，
文名满京都，著述甚丰，自谓立言乃不朽之
末，不自珍惜，曾少留底稿。现馆藏的《菉竹斋
诗集》《鄂游草》《击钵吟》《史记杂咏》等著述
10余种，乃其友人搜集刊印。为飧读者，特录
律诗一首、楹联两副以见一斑。

《回乡》七律一首

平沙漠漠暮烟苍，城郭人家入渺茫。
两岸萦回环吉水，九江澎湃束华阳。
寒罾古柳鱼衔月，短棹枯芦雁叫霜。
却忆南征采兰芷，满篷凉月渡潇湘。

春 联

除夕月无光，点数盏灯，为乾坤增色；
初春雷未发，擂三通鼓，替天地扬威。
替京都名妓小凤仙挽蔡锷将军联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

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十年北地胭脂，自伤沦落，赢得英雄知

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资料来源：（1995年《望江县志》、2018年

《檀氏宗谱》）

访蓬莱山庄 说望江三苏
●檀 钟

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在农村出生的，顽童到七岁时
直接在就近的村小读一年级
（那时无幼儿园）。每年暑假的
时间大约两个足月。

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9
月 1 日开学读的是下学期教
材，升学是在次年春季。如果
成绩特别冒尖，可跳级，我头
上的二哥就从一年级跳级进
入三年级的，我的成绩只算中
上等，幸好每年处升级状态，
也有班上几个差生被留级的，
那时小学无六年级，读完五年
级就算小学毕业直升初中了。
每到暑假来临，也是我们迎来
快乐的时光。

那时的暑假，除了抄写生
字词，背几篇课文外，似乎没
什么暑假作业，回家后大多由
父母吩咐干一些杂务活，那个
年代国家还没推行计划生育
政策，家家孩子多，资源匮乏，
尤其农村的生活状况是典型
的贫穷落后。我小时候喜欢打
乒乓球，无钱买球拍就自己用
小木板制作，暑假里经常邀约
几个小伙伴把家里的“木凉
床”（当作移动球台）抬到屋后
的竹园里，找个空间放下，在
凉床的正中间用砖块横摆起来当作网界，乒乓球就这样被
我们推来挡去的玩着，渴了，就到简陋的土制厨房里，用碗
舀灶台上大铁锅旁边镶嵌的铁罐里的温热水喝个痛快！

有时，趁大人不在时，也去菜园地里偷摘几个香瓜、番
茄吃吃，一般又大又好的瓜、番茄舍不得吃，是用来到集市
上卖的，虽然只有几分钱一斤，却也能为家里添点日用品什
么的……我们家所处的地方属长江中下游江北平原（安庆
望江县华阳镇），这里主要盛产棉花，旱地面积人均一亩左
右，那是大集体时代，无人外出打工，生产队干活是记工制，
棉花是喜温作物，越是高温越旺长，也容易惹虫害，当时仅
靠打低效农药难以控制，于是生产队长就动员各家老少利
用每天早晨及半上午时段（虫子易出），每人自带一个小瓶
装些水，腰上系块防水的塑料布，去棉田地里每人走一块棉
苗地，自田头至地尾从旺长的棉苗中活捉棉虫，将捉到的大
小虫子直接放进小瓶的水中淹死，等完工时，统一清点每人
捉的虫数由专人登记，然后算上工分在队里指定墙上公示，
捉得越多，工分自然就越高。

于是孩子们几乎产生荒唐的想法，每次下地要是捉少
了，心里反而不高兴，巴不得虫出来越多越开心，因为竞争
的是虫数呀！除了捉虫，有时傍晚，还动员大小孩子齐上阵，
专巡搜找有虫窝的棉花叶片，一般虫蛾在叶片背面上刚产
的虫卵是难发现的，不过，若从叶片的反光仔细看还是能识
别的，有时，遇到虫卵孵化幼虫开始蠕动时，叶片周围有反
应，容易逮着，每当发现虫窝时，心情非常激动，因为它的数
量算工分会大大超过虫数的比值，会找虫窝者，其所得工分
有时一个傍晚下来，竟然达到大人的半个工，顶峰时有的达
到一个整工。我们这里，孩子们暑假里不仅给棉花捉虫能记
工，若去水稻田跟大人一起用手耙草也算工分的。因水稻田
离家较远，约在3公里之外的当地名叫“金盆湖”处，它的旁
边有条河叫“幸福河”。因路远，大人们说去大湖里干活得起
早，记得有一次，天还朦朦亮，就听到远处传来出工的哨声，
我们被大人们催醒，揉着睡眼，迷迷糊糊地从蚊帐中钻出
来，接着快速洗漱，听着大人的唠叨声，三下五除二喝下几
碗粥，孩子们几乎赤着脚在土路上跟在大人背后，徒步赶向
大湖的方向……

早上清凉，是稻田耙草的好时机。清新的空气里夹杂
着泥土的芬芳，禾上的露珠晶莹剔透，像一颗颗珍珠在初升
的太阳下闪耀着，不时滴在手背、腿上，透着一股沁心的凉
意。几十人齐上阵，一字形从田头均匀排开，卷起裤腿，踩入
泥田，弯下腰，用双手在稻稞的间隔区像“挠痒痒”一样来回
抓个不停，不管有没有草都要在根部旁边挠一挠，老农说这
么做可促进稻稞根系生长，若有草就捏成小团团用劲塞入
泥里让其腐烂还能肥田。小孩子跟着大人旁，刚开始饶有兴
趣地用双手在浅浅的水田里边耙边缓缓地向前移动着，孩
子们的嬉笑声、大人的吆喝鼓劲声、手在浅水里的划声、空
旷的田野里四处传来的蛙鸣声……在田间里形成了欢快的
劳动乐曲！可到半上午时，我们腰酸背疼，天气闷热，满脸汗
滴，衣服也湿透了，四肢全被泥包裹成了“泥人”，大人们见
此情景又心疼又好笑，生产队长叫孩子们快去旁边的“幸福
河”洗洗歇会。

一声令下，孩子们则一窝蜂直奔河边，一个个像鸭子一
样扑通扑入水里，用草使劲擦洗身上的泥巴，还不时互相打
起水仗嬉戏，幸福河岸边有成排的大树，于是小家伙们都乖
巧地在树下乘凉享受着惬忽然间，发现远处河边有成片野
生的莲花，在荷叶间亭亭玉立，我们立马赶去近观，便兴奋
不已，蹚着过腰深的水想多找些“蜂窝状”大莲蓬，一个个摘
起大荷叶顶在头上当遮阳帽，手提荷花与莲蓬，似乎意外的
收获与惊喜，临近中午，哼着小曲跟着大人们收工回家。

午后，尤其闷热的夏天，天气说变就变，不一会，乌云翻
滚，雷声轰鸣，阵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快天又放晴了，
变得更热，这时总觉得这雨是来捣乱的，大人们又骂起了
天。农谚道：“伏天里下暴，一暴热一暴”。“冰棒冰棒，香蕉冰
棒；冰棒冰棒，豆沙冰棒”，一声声吆喝伴着自行车铃铛声，
卖冰棒的来了。大人为了鼓励我们继续好好干活，大热时也
扣点零钱出来给我们解馋。那时，即便五分钱一根的冰棒，
也令人回味无穷，孩子们小心翼翼地剥开冰棒纸，不忘将粘
在纸上的碎冰舔到嘴里，一股甜丝丝的雾气钻入鼻孔，迫不
及待狠狠咬上一口，让它缓缓化掉，再一点一点咽下，那个
爽！半支冰棒下肚顿觉遍身舒畅极了。

火红的太阳渐渐落下去，锋芒四射的强光也渐渐收敛
起来，在这黄昏时分透出了些许温柔。天色渐黛，池塘边上
挤满了人，洗脚的，洗农具的，牵牛喝水的，抬水的，洗菜的
……我们小孩子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在池塘中翻滚，肆意嬉
笑打闹；在相互表演仰泳、蛙泳，踩水式……我们家住长江
岸边，自幼与水打交道，那个年代的孩子们大多水性很好。
傍晚，各自回家，将大小凉床从家里搬至前门口，我家门前
有棵大梧桐树，晚上手摇着蒲扇，我们就在这树底纳凉，或
在不远处用枯树叶堆起燃烧（不出火苗）让升腾的浓烟熏走
蚊子，晚上搭起简陋帐篷，大多高温天气是在露天过夜的。

闲时，农村串门聊天是常态，晚上常听邻居老人们在这
棵梧桐树下说那过去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当年，
也听过“下放知青”曾在这树下拉二胡，吹笛子，那悠扬的笛
声，至今难以忘怀！

当然，我们那时暑假活动的内容不止这些，还有在江边
防护林里用竹耙与兄弟一起耙树叶拾柴、去河边打猪菜、双
抢时季抱稻铺子递大人脱粒、在河塘里逮鱼捉虾……我们
几乎是在忙碌的劳动中度过了暑假！

每当新学期开学时，同学们相见唏嘘，除了长了点身
高，最显眼的就是皮肤黑了一层。时过境迁，如今的暑假里，
孩子们可谓：“手机全天不离手，美味佳肴送到口，待在空调
不愿走，网络游戏随处有”。如此下去，总觉得与前辈相比，
是否缺少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呢？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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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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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镕金 徐昌寿 摄


